
《澳門現代詩刊》第4期 (1992年8月)封面照片

題為“和艾青在一起”(1991年夏於北京王府飯店)。自左至右：(前排)艾青、舒望；

(中排) 謝冕、高瑛、馬若龍、孫玉石、楊匡漢、高戈； (後排) 龍協濤、錢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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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 鴻*

* 欽鴻，中國江蘇南通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有人曾把澳門比作“文學沙漠”。其實這是

無稽之談。澳門雖以賭城馳名中外，卻同中國大

陸許多地區一樣，有着深遠的文學淵源。遠的姑

且不論，就是今天，澳門文學界也大有人在。我

這裡想介紹一位隱居澳門的老詩人，他就是30-40

年代蜚聲上海抗日詩壇、被著名文學家鄭振鐸先

生譽為“時代的號角”的華鈴先生。

華鈴原名馮錦釗，原籍廣東省新會縣，1915

年5月誕生於澳門，早年就讀於澳門漢文學校、廣

州知用中學，30年代初考入上海復旦大學，轉入

國立暨南大學英文系讀書；1939年畢業後，曾短

期出任雲南省立崑華中學英文教員；1942年返回

澳門，經政府批准創辦了馮氏英文專科學校，並

開辦私人健身院。與此同時，他還兼任澳門廣大

附中英文教員、中德中學體育主任；翌年離澳，

輾轉任教於桂林、重慶、上海、香港等地；1953

年重返澳門，恢復馮氏英專，採用錄音教授，開

當時風氣之先。其間，他還教授過兩年小提琴，

又在澳門綠邨電臺樂隊客串小提琴手一年。他於

1975年退休，此後一直在家潛心讀書寫作。從上

述簡歷觀之，華鈴與澳門有着親密的聯繫。他生

於斯，長於斯，創辦事業於斯，最後又葉落歸根

於斯。可以說，他的一生與澳門休戚相關，密不

可分，他是澳門的兒子。無怪乎他對澳門感情深

摯，多年來心繫神駐，即使晚年孤獨、重病在身，

仍堅持不肯移居它處。另一方面，他對澳門也頗多

貢獻，僅是馮氏英專，就為澳門培養了大批英語人

材，他的音樂活動也為澳門文藝界增添了光彩。

【編者按】澳門五月詩社曾於1992年8月出版的《澳門現代詩刊》第4期上特闢“向澳門老

詩人華鈴致敬”專欄，刊載了中國江蘇南通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欽鴻署名的文稿〈“時

代的號角”——澳門詩人華鈴其人其事〉。該期主編舒望在〈編後記〉中記道：“欽鴻

是研究澳門前輩新詩人華鈴的青年學者。本刊獲得他惠賜大作得以為澳門‘重新發現’

一位蟄居於這個夢幻島的新詩大家而引以為榮。華鈴老先生年事已高，現仍隱居於澳

門鬧市一隅。藉此向老詩人致以崇高的敬意！”隨後，在1993年6月出版的《澳門現

代詩刊》第6期上又見到欽鴻的另一篇文稿：〈李健吾與華鈴的師生誼〉，其中寫道：

“建國之後，由於複雜的原因，師生間的聯繫被迫中斷。直至1979年，華鈴的弟弟馮錦海打

聽得李健吾還健在北京，便馳函告訴華鈴在澳門的地址，師生這才恢復了聯繫，重新通起信

來。[⋯⋯] 至1982年11月李健吾病逝，他們的通信數量是過去數十年通信總數的幾倍。”據

欽鴻所悉，中國現代文學館保存了由華鈴提供的李健吾致華鈴的“全套去信”，而其中是否也包

涵了華鈴的“全套去信”呢？——此實有待即將揭幕的澳門文學館按欽鴻提供的路線圖快去尋

寶回來，那真的可能是一筆殊為可觀的“澳門文學遺產”！本刊謹此轉載上述欽鴻兩文，好

讓今天的澳門文學愛好者認識一下半個世紀前的一位澳門前輩詩人。

“時代的號角”
澳門詩人華鈴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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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華鈴一生而言，他的最大成就是詩

歌創作。他是抗戰時期在我國有影響的青年詩

人。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他以自己高昂、激

越、別緻、動人的歌聲，積極投身於奔騰磅礡的

抗日大潮，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與崛立，獻出了自

己的一腔熱血和無限深情。正是在這樣血與火的

淬煉之下，他的睿智和詩才得到了極大的發揮，

他的詩歌藝術不斷提高漸臻成熟。他的別具風格

的詩作，對中國新詩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並在中國新詩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當然，華鈴的成長是有一個過程的。從書齋

到社會，從吟咏個人私情到發抒民族大眾的豪

情，他走了一條並不直捷的道路。他從小喜愛文

學。1930年在廣州知用中學讀書期間開始詩歌

創作，並寫出處女詩作〈姑娘我怎能愛你〉。這

首標誌着作者感情早熟的抒情小詩，雖然不無遊

戲意味，卻反映了作者較深的古典文學根基和寫

詩的才華，因而受到正在該校兼課的中山大學教

授張一凡先生的誇獎。這件事，對華齡日後走上

詩歌創作之路頗具影響。時至晚年，他仍記憶

猶新。

五年以後，他在復旦大學寫過一首新詩〈五

月〉，陳子展教授看到後十分賞識，立即拿去

以“並不自殺”為題，發表於自己主篇的上海《立

報》副刊，並加按語云：“此詩可與魯迅〈我的失

戀 —— 擬古打油詩〉同讀， 原題為‘五月’。”

陳子展先生的推愛，無疑如一把巨扇，更煽旺了

華鈴酷愛詩歌的熱情。從此他對詩歌感情愈深，

整日沉浸於詩境之中，如痴如醉。他的老同學吳

岩先生在〈朝花夕拾〉一文中，回憶說華齡“天

天寫詩，天天講他寫詩的甘苦”，可見一斑。

如果說，初期的華鈴尚未擺脫個人興趣愛好

的局限的話，那末，隨着日帝侵略和民族危機的

加劇，他便逐漸跳出個人溫情的小圈子，而發出

了響遏行雲的抗日呼喊。

這時期，上海已淪為“孤島”，四周是汪洋

一片的淪陷區，黑雲彌天，人心惶惶。而正在暨

南大學讀書的華鈴卻與吳岩、舒岱等熱血青年勠

力同心，創辦了一個旨在宣傳抗日救亡的《文

藝》半月刊，從而打破了“孤島”上的沉悶空

氣，給處於壓抑之中的上海人民注入活力和勝利

的信心。愛國學生們的熱情工作，得到了諸多進

步作家的全力支持，《文藝》半月刊編得紅紅火

火。當時遙在重慶的茅盾先生興奮地在《文藝陣

地》上撰文，對該刊評價甚高，稱讚他們“在重

重束縛之下”辦了個“頗有精彩”的刊物，“是

值得敬佩的”(〈西方高原與東南海濱〉)。

作為《文藝》同仁之一，華鈴自然熱心參與

辦刊活動，同時他也在該刊發表了大量詩作，如

〈大樹歌〉、〈再會了，我親愛的朋友歐裕昆〉、

〈知了)、〈童謠〉、〈亭子間〉、〈戀歌〉、

〈流浪人的心上秋〉、〈前進，前進〉(譯詩)、

〈螳螂〉、〈鱉 —— 烏龜〉、〈“沒有號數的

師團”〉、〈未死的國人喲〉等等，幾乎每期都

有他的詩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是《文藝》

的臺柱作者之一，他為《文藝》的抗日宣傳工作

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除了《文藝》之外，他的詩作還散載於上海

《文藝新潮》、《綠洲》、《文藝復興》、《戲

劇與文學》、《人世間》、《大英夜報》與《文

字》等許多報紙刊物。但以他當時熾烈的抗日激

情和旺盛的創作熱忱，報刊的有限版面已遠不

能容納下他豐饒的詩篇。為此，他決定自費出版

《華鈴詩六輯》，包括《向日葵》、《玫瑰》、

《牽牛花》、《滿天星》、《勿忘儂》和《曇花》

六冊  (後因時間關係，後兩冊未能面世)。這些詩

集的出版，為“孤島”上海的抗戰文學史和出版

史，寫下了極有意義的一頁，也被暨大《文藝》

同仁們引為美談。自此，“詩人華鈴”的名聲愈

益響亮了。

縱觀華鈴抗戰時期的詩作，大體可以分為四

大部分。首先是直接應和抗戰的心靈吶喊。詩人

當時雖然尚是學生，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在整個中華大地放不下一張平靜書桌的時刻，作

為一個愛國青年，焉有無動於衷、袖手旁觀之

理?大時代風雲，激蕩於他的心胸，使他不安於

教室，而面向現實，以遒勁有力的詩句，唱出了

一支支充滿着愛和情的動人歌曲，成了一個有成

就的抗戰詩人。

請看詩人寫的〈狂徒頌——謹獻與拿破侖、

希特勒及其徒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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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世上縱橫已倦、回守家園，

你就跟鄰人再來個你死我活吧！

請記取：古來好勇鬥狠之徒們，

莫不“英雄到底”。

乘人之危，是樁取巧生意，

收獲往往一本萬利。

你就變本加厲地兇狠吧，

英雄事大啊，算甚麼，“遲早橫死”！

這首小詩以辛辣的筆調，鞭撻了日本帝國主

義罪惡的侵略勾當，指明了它在中國人民英勇抗

爭下必然“橫死”的可耻下場。詩中充滿着蔑視

強敵的英雄氣概，和對抗日鬥爭的必勝信念，讀

來大快人心。

詩人還把鋒利的匕首指向認賊為父、買國

求榮的無耻漢奸，寫了〈大小流氓〉、〈狗的

獻媚〉等詩痛加撻伐，尤其是標榜“為世間全

體兩腳的雌狗雄狗而作”的〈狗的獻媚〉一

詩，更把狗奴才的醜惡面自揭露得淋漓盡致，

頗具“醒世”、“明世”、“警世”的作用，

而詩人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凜然正氣，和鞭

闢入裡、入木三分的諷刺藝術，也在這裡得到

鮮明的體現。

在另一些詩作中，詩人以現實主義手法，真

實地反映了日寇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災

難，熱情謳歌了在神聖的抗日鬥爭中流血犧牲的

愛國軍民。他把深情的讚詩獻給送親人上前線的

女子(〈戀歌〉)、活躍在鬥爭前沿的兒童團 (〈沒

有號數的師團〉)、眾志成城的人民大眾(〈甚麼

戲〉)，甚至自己也表示，要把“提琴撇了”，跟

抗日志士們“合伙”奔“赴前方”(〈再會了，我

親愛的朋友歐裕昆〉)。

當然，詩人在縱喉高歌時，未必有為人民立

言之意，但他在黑雲壓城城欲摧之際，站在中國

人民的立場上，抨擊寇仇，痛斥罪惡，歌讚英

傑，呼喚勝利，喊出了人民的心聲，反映了時代

的主旋律，為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的抗日浪潮，起

着激濁揚清、推波助瀾的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

上，他的詩被鄭振鐸譽為“時代的號角”。

華鈴的第二部分詩作，主要反映了他對人

生、對社會、對複雜的事物的深沉的思考。在

這裡，雖然沒有直接表現抗日救亡的偉大鬥爭

場面，但是詩裡說明的那些深刻的哲理，歌頌

的那種頑強不息、奮力前行的精神，那種始終

充滿着勝利信念的樂觀態度，同樣應和着時代

的脈搏，問樣給廣大讀者以有益的啟發和巨大

的鼓舞。

與前一部詩作不同，詩人在創作這些詩篇

時，更多地採用了借物喻意的手法，含蓄地、

曲折地表現着作品的主題。他用那不怕被雷霆

掃光“滿頂華葉”，到春天“我又一樣地向你

婆娑，一樣地榮枝迸進”的大樹形象，激勵人

們不畏強暴、充滿自信、鬥爭到底(〈大樹歌〉)。

在〈炭〉一詩中，他頌揚了炭“一踫着火就立刻

地燃燒 —— 毫不遲疑地，化身為炭、為燼”的

那種感人至深的獻身精神，令人聯想起浴血奮

戰於抗日前線的愛國軍民。其他如〈牽牛花〉、

〈筍〉、〈蜻蜓〉、〈橋〉、〈前後兩烏龜〉

等詩篇，也都從不同側面，表達了詩人的所愛、所

憎、所提倡、所反對，各各寓意深雋，啟人沉思。

有時候，詩人也直接抒寫自己對社會人生的

體驗，以形象的畫面表達深刻的意蘊。如〈咱

們〉上半首：

咱們

山居早起，

日頭出自咱們腳底。

咱們雄視日出， 

紅光滿面，

熱血滔滔，

如海浪江潮。

  曙光是咱們的！

  咱們不識甚麼叫日出奇跡！

此詩的“詩眼”在最未兩句。“曙光是咱們

的”，而世上沒有天降“奇跡”，祇有力抗寇

仇，才能驅散黑暗，迎來“咱們”的“曙光”。

在這裡，形象的描寫深化了詩的內涵，賦予了詩

篇委婉的藝衛美。

除了上述兩大類詩作外，華鈴在抗戰時期還

寫了若干描寫日常生活和男女愛情的短詩。這兩

類詩生活氣息較濃，藝術構思也多精巧，饒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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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和情趣，是華鈴詩歌創作的一個有機組成

部分。要全面瞭解華鈴其人其詩，自然不可對此

忽視。祇是本文篇幅有限，不擬詳加介紹，且引

一首〈當〉聊供讀者欣賞 ——

當各式各樣兒的嘴唇

都已淡忘

我還記得那麼一個

為含鉛筆而弄髒了的小嘴巴

那雙用來聽講的凝眸呀

也一樣

比最嫵媚的眼睛

在我的記憶裡

都要留得長久些

萊辛曾經說過：“決定人的價值的，是追求

真理孜孜不倦的精神。”華鈴以詩為專業，視詩

為生命，幾乎全身心地沉浸在詩的世界裡。他的

老同學、老朋友，對此都有難忘的記憶。許光銳

說：“一見面他就和我滔滔不絕地談論他自己底

詩”(〈華鈴底道路〉)。吳岩也說，他“見到人就

談散文學、談詩、談他自己寫詩的甘苦、推敲的過

程，而且不惜把金針度與人，往往分析自己詩句的

得意之處，得意地把個中經驗和盤托出”  (〈懷念

華鈴〉)。或許友人們不一定完全首肯華鈴的觀點，

但大家無不為獨特的率直和天真而感動，為他這種

對詩歌近於狂熱的愛和執着的追求而傾倒。

熟悉華鈴的人，都知道他的個性極強。他昂

首傲對惡勢力，毫不妥協；他固執地堅持自己認

為正確的事理，決不人云亦云。但他對於詩創

作，卻不無謙和的態度。儘管他不會輕易接受

別人的批評意見，但確有道理者，他不僅俯首服

膺，而且將批評者引為摯友。他對自己的詩作的

認真與苛求，也達到驚人的程度。幾十年來，他

對過去創作的詩篇一直在反覆推敲、精心修改，

幾乎每一首詩都與當初的自定稿或發表稿面目不

同，而且這還遠不是最後定稿。他認為，詩人為

着對自己、對讀者負責，應當不斷修改自己的作

品，精益求精，以臻完美。 如今，當我們翻開

詩稿本時，不禁對他這種虔誠、刻苦和認真的創

作態度，油然而生無限的敬意。

藝術家的成熟，標誌之一在於具有獨特的風

格。華鈴的詩，在藝術上也有着自己的追求。它

們看上去似乎平淡無奇，但決不是一杯白水，祇

要細加咀嚼，不難發現其中的滋味。在這裡，沒

有華麗的辭藻，沒有朦朧的意境，更沒有故弄玄

虛的構思，然而，這些平白無奇的詩句卻頗有令

人百讀不厭的魅力。詩人曾經說過：“‘看似平

凡最奇絕’，是藝術上的最高境界。”此話道出

了他的審美觀點和詩歌創作上的良苦用心。王統

照先生評論道：“華鈴的詩為中國開闢一條大道 

—— 明白如話。既不做作，也不堆砌字眼，一句句

讀下去使人感念，使人覺得是詩而不是話。作者須

有實感而又有白描的手法，方能達到這樣以話作詩

的地步。”可見，詩人刻意追求的那種質樸的美，

那種自然的美，那種真誠的美，不僅打動了廣大的

同樣真誠的讀者，而且也獲得了文壇的高度評價。

富有音樂的美，是華鈴詩作的另一個主要的

藝術特色。詩人不僅生活在詩的世界，而且也生

活在音樂的世界。他對音樂的愛好，並不亞於詩

歌。無庸諱言，他在音樂上的天賦不很高，但多

年的刻苦學習和音樂實踐，對他詩歌創作產生了

明顯的影響。他的詩往往流貫着一種音樂的韻

律，節奏鮮明，聲調和美，讀來抑揚頓挫，朗朗

上口。無怪乎他的許多詩在當時的朗誦詩會上，

受到讀者和聽眾的歡迎，不少享有盛名的音樂

家，也都樂於為之譜曲。詩人曾贈我兩盤為他詩

作譜曲演唱的磁帶，我一直珍藏着，有時取出來

欣賞一番，那樂曲的和美動人，似乎更增進了我

對他詩作的理解。

 實至而名歸。對於華鈴的詩創作，其老師、

著名文學家李健吾先生曾給予頗為剴切的評價。

他在30年代為《華鈴詩六輯》所作的序文〈華鈴

詩人論〉中指出：

華鈴的詩有節奏，一種非人工的音籟；字

句不求過份的錘煉，意義不求過份的深切，然

而一種抒情的幻想流灌在裡面，輕輕襲取我們

的同情；[⋯⋯] 有熱情，不太奔放，有音響，

不太繁碎。這裡是語言，是一切生活裡面的東

西，無以名之，名之曰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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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又何止李健吾？諸多文藝界前輩和同

好，凡曾讀過其詩者，大多有美的稱譽。歐陽

予情先生讀了他的長詩〈給葉芝〉後，對他說：         

“我從來沒有讀過這樣的好詩，你真的非好好寫

不可呀！”田漢先生說：“這篇〈滾〉是誰寫的?

好大的魄力！”孫大雨先生讚不絕口：“我才讀

到你的〈蟑螂〉〉，是篇好詩！是篇好詩！”蔣

錫金先生則極力推薦他的〈牽牛花〉一詩，稱

它是“我們公認為有朗誦詩以來最為成功的一

篇”。還有楊振聲、查良釗、鄭振鐸、戴望舒、

顧仲彝、黃寧嬰、柳無垢、林柷敔、歐陽文彬等

著名作家、學者，都曾投以讚許的目光，充份肯

定他對新詩創作的貢獻，諄諄勉勵他努力精進，

爭取更大的成就。

華鈴也確實沒有辜負眾多師友們的厚望。幾

十年來，他在忙碌於生活、工作的同時，從不忘

情於自己所鍾愛的繆斯女神，辛勤耕耘於詩的園

地。他一方面反覆修改自己的舊作，並精心附

註，編成一部總結性的書稿《華鈴五十年詩作

與分析》，還由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冊

被列入“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的詩選《火花

集》，另一方面還不斷構思新作，完成了不少佳

篇。他一向重視文學翻譯，曾譯過托爾斯泰的中

篇童話《傻瓜伊凡》、保羅．諾爾多夫和保爾．

格累布合作的《九十一歌劇故事及五十三歌劇作

家》、馬耶可夫斯基的著名長詩〈好〉等作品，

並編成《譯詩集》一部。他的研究和寫作涉獵面

頗廣，除上述作品外，還先後完成《改良英語音

標》、《英語成語精選》、《英文散文選註》、

《世界語錄精華》、《今千字文》、《聯與聯

話》、《散文．隨筆》、《書翰集》、《華鈴抒

情歌集》、《華鈴藝術歌集》、《運籌學》等書

稿，真可謂碩果累累。

華鈴先生成就卓著而生性淡泊，他著述雖

多，卻疏於發表，上述這些作品大多完成於定居

澳門期間，而揭載於港澳報刊的祇有極少數。他

也從不愛拋頭露面，無意周旋於社交場合，祇是

潛游於詩與學問的王國，心不旁騖，自得其樂。

因此，不但大陸文藝界漸漸淡忘了這位曾經名噪

抗戰詩壇的詩人，就是在他定居數十年的澳門，

也很少有人知曉他的存在。然而塵封的歷史終將

掀開，一切曾對人民對社會有過貢獻的人都將受

到人民的注意和尊敬。相信大陸和澳門人民一定

有興趣瞭解華鈴先生其人其事，我因此也樂於略

作介紹。

 (1991年7月底寫於江蘇南通四風樓)

30年代後期，著名文學家和翻譯家李健吾先

生在上海暨南大學文學院任教期間，發現和培養

了一批富有才華的學生，如翻譯家吳岩、劇作家

張可、作家林柷敔等，還有曾被鄭振鐸譽稱為   

“時代的號角”的詩人華鈴。

華鈴1937年由上海復旦大學轉學到暨南大學

外文系後，遂成為李健吾的學生。一開始，他祇

是隨班聽課，雖然為李健吾的學識所傾倒，但與

之並無多少接觸，也談不上甚麼私人友誼。直至

有一次，華鈴的一首詩作引起李健吾的注意，他

在欣賞之餘，又把它推薦給朱光潛，從此，兩人

過往甚密，建立起深厚的師生情誼。

李健吾曾這樣描繪過他眼目中的華鈴：“一

個精神飽滿的年輕人，像大多數華南仕子，個子

不高，但是筋骨壯健，皮膚泛棕，沒有舊式文弱

書生的氣象。他把詩當做糇糧。音樂是他此外唯

一的伴侶。他有一副天賦的喉嚨，自然而中和，

猶如他的詩句，流暢而有節奏。看他的臉，有線

條，有輪廓，粗眉大眼，儼然如畫。獨自住在亭

子間，浸沉在他的寂寞和心得裡面，追求光榮和

勝利的‘造詣’。”

看來，是華鈴對詩歌執着的熱愛和全身心的

投入，博得了這位著名文學評論家的賞識。所

以，雖然他的門下學生如雲，人材濟濟，但對這

位年輕的詩人，卻表現出非常的熱情。他常常約

華鈴到他府上做客，也不時去華鈴所住的亭子間

看望他，即使溽暑酷寒也風雨無阻。華鈴是個感

情型的詩人，整日沉浸在詩的王國裡，遇人就興

李健吾與華鈴的師生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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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勃勃地訴說自己作詩的構思和甘苦，有些朋友

不堪其厭，避之唯恐不及，而李健吾卻興味十足，

常常端一把櫈坐在身旁傾聽他如痴如醉的陳述，或

與之共同浮沉於詩情的海洋，或適時提出些中肯的

指點。李健吾也常以自己初期作品的缺點為例證，

推心置腹地與華鈴探討創作的途徑。師生倆見面傾

談猶且不足，還喜歡借助書信，頻繁地作心靈的交

流。現尚留存的李健吾致華鈴的幾封信，便真切地

記載了兩人親密異常的師生之誼。

1938年7月間，華鈴完成了長詩〈再會了，

歐裕昆〉的創作。當他把詩作奉呈老師時，李健

吾不是一讀而過，而是吟詠再三，仔細體會和把

握詩人的感情，不但認真提出修改意見，又主動

轉給王統照主編的《大英晚報》副刊發表。在7

月26日的信中，李建吾寫道：

那首“再會了”的詩中間，有兩節詩格外

感動我。例如“你囑咐我不必寫信來”二節。

也許因為你的情感太重，哭喊太過，所以有幾

節略欠意味。例如第四節，我刪了，原因是拖

踏 (沓)，重複，沒有特別的力量。第七節和第

八節，我也刪了，幾乎因為同一的原因，另

外還覺得是散文，而不是詩。你也許問我詩

和散文的區別。自然很難說。最後三節我完

全替你換了三節新的。因為我非常喜歡這首

詩，讀着讀着，不由化入你的情感，另補了

三節。[⋯⋯] 我昨天另抄了一份，用你的筆

名，當面交給王先生發表，總共是十二節。如

若不用，或有稿費，都會直接寄給你的。你必

須饒恕我的修改，我實在後悔我多事。這至少

證明我多愛這首詩。我希望你區別一下 Crying 

Mood 同 Contemplating Mood，你有前者而少

後者。發表之後，你可以罵我，再同我討論一

番。因為我想這詩還可以寫好的。

李健吾不憚心神為華鈴修改詩作，並且毫不

掩飾直陳己見，足見他對華鈴的喜愛、器重和誠

懇。但他從不唯我獨尊，固守己見，一旦發現自

己的意見不盡妥當時，便及時糾正，7月30日，

他又給華鈴寫信道：

讀過你的信，越發不安了。我實在後悔我

那時改你那三節的冒失。因為你知道，我雖說

做你的先生，但是也是個人，也是個有詩情的

人，一衝動，就信筆寫下去了。我覺得還是你

有道理。你是原作者，我究竟是“讀者”呀。

我回頭到王先生那邊去，如若能要回來，頂

好，我再斟酌一遍，重新把你的詩交給他。

怕的是他已經發了，那就糟透了。但是，我

還有一個補救的方法，就是用你的原文寄到

香港去或者內地去。無論如何，你的廬山真

面目可以露的。

你可以看出我很誠懇。在創作上，沒有先

後，祇有好壞。一個小孩子可以寫大人寫不出

的傑作；一個學生可以寫先生寫不出的傑作；

一個先生哪，向倒是rate (落伍)。

作為一個長者和為師者，李健吾對學生的由衷的

尊重、熱情的鼓勵、無私的幫助，以及謙遜、謹

慎的美德，在這裡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李健吾對華鈴的關心和幫助，不僅在於具體

詩篇的寫作、修改上，而且還體現於對整個詩歌

創作方向的把握上。華鈴在創作之初，對戀愛詩

情有獨鍾，寫了許多頗為優美的情詩。但時值抗

戰之際，又處於“孤島”的上海，畢竟應當放開

眼光，面對殘酷的現實。所以，李健吾諄諄告誠

華鈴：“我希望你更擴大你的詩才，不要老在戀

愛中間轉圈圈，轉出傑作也好，否則索性暫時放

下它。”他語重心長地指出：“生命也許沒有戀

愛熱，然而究竟變化多，機會多。”這些話，對華

鈴跳出唯美主義、戀愛至上的小圈子，投身抗日救

國的火熱鬥爭和廣闊天地，起了很大的作用。

從這時起，華鈴戀愛詩的寫作量大為減少，

而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政治抒情詩的創作上。他以

滿腔熱情關注着變動不居、血腥的社會現實，寫

出一首首語鋒犀利、內容深刻的佳作，鞭撻黑暗

與罪惡，謳歌光明與美善。其詩風，也從輕快、撫

媚一變而為沉着、有力、激昂、深沉，激蕩着大時

代的風雲，躍動着社會前進的旋律，因而他的詩在

上海詩壇產生了影響，被譽為“抗戰的號角”。

李健吾對華鈴公開的全面的評論，見於他發

表在1938年11月香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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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靈鳳主編)的〈華鈴詩人論〉一文。文章在肯

定華鈴詩作的思想內容的同時，對它的藝術風格

有這樣的評述：

有節奏，一種非人工的音籟；字句不求過

份的錘煉；意義不求過份的深切，然而一種抒

情的幻想流灌在裡面，輕輕襲取我們的同情。

不像典雅的〈紅燭〉，巧妙多在文字的精緻；

不像一般的詩歌，放縱熱情和文字遊戲；不像

任何書呆子，流浪人；有熱情，不太奔放；有

音響，不太繁碎。這裡是語言，是一切生活裡

面的東西，無以名之，名之曰本色。

“本色”的美，這是對華鈴詩歌藝術的極高評

價。這篇詩論，當華鈴籌集出版詩集《向日葵》

時，李健吾曾贈以為序。四十餘年後，華鈴在海

峽文藝出版詩集《火花集》時，李健吾又慨允以

此為序文。這篇二千餘字的短文，成為他們數十

年深厚情誼的一份見證。

1939年，華鈴自暨大外文系畢業。在離校南

下、依依惜別之際，李健吾為華鈴寫了許多封介

紹信，把他介紹給朱自清、楊振聲、陳夢家、孔

毓棠、沈從文等文學界師友。他這樣做，是想讓

學生在遠離上海、遠離學校、遠離自己之後，能

在大後方繼續得到良師的指點和關照。他自己，

也仍然在繁忙的工作和艱難的生活中，關注着華

鈴的情況，他仍經常給華鈴寫信，幫助他提高認

識生活和反映生活的水平。

抗戰勝利後，李健吾和鄭振鐸在上海合作創

辦了《文藝復興》雜誌。這份40年代後期國統區

文壇上頗有影響的刊物，是在相當艱難的條件下

維持的。李健吾這樣敍述當時的處境：“如今的

條件太不宜於弄文化事業了。一切在窒息中。一

切忙亂，後來漸漸安定下來，卻看着國事並不因

為勝利有所進步，反而處處顯得沒有辦法，心裡

實在很痛苦。”儘管這樣，他關懷社會、關懷民

生之心絲毫未滅，而他也仍然以極大的熱忱給包

括華鈴在內的文學青年以真誠的幫助。在名家雲

集的《文藝復興》上，華鈴先後發表了翻譯獨幕劇

〈被遺忘了的靈魂〉、詩歌〈再也無心跋涉〉等作

品，在他的寫作史上，記下了值得紀念的一頁。

李健吾雖然與華鈴遙隔千里，而且自華鈴南下

後再也沒有見面，但他始終關心着華鈴的生活和創

作，並不時給予坦誠的指示。1947年7月，他致函華

鈴，一面勉勵他執着於新詩創作的努力，一面也直

言不諱地為他指出改進和提高的方向。信中說：

你一直還在為新詩努力，許多人早就走向

回頭路了，你還是不放在心上。你的熱情就是

一首好詩。但是，華琳，詩是寫出來的，你寫

出來詩卻有時候不全是好詩。你應當再往語言

裡揣摸，應當再往表現裡揣摸。光是熱情不

足以成為詩。因為詩是寫出來的。語言文字太

有關係了。我這祇是泛泛而言，就我的一般感覺

而言，你的汪洋應當化為深厚。你嫌我的話直率

嗎？但是，這才是友誼。你一定會原諒我的。

言之諄諄，凝聚了師生間披肝瀝膽的真摯友情。

建國以後，由於複雜的原因，師生間的聯繫

被迫中斷。直至1979年，華鈴的弟弟馮錦海打聽

得李健吾還健在北京，便馳函告訴華鈴在澳門的

地址，師生倆這才恢復了聯繫，重新通起信來。

歷經人世滄桑之後，他們誠摯無間的師生情誼更

其濃烈，這時儘管遠隔千山萬水，通信卻極為頻

繁，從此時至1982年11月李健吾病逝，他們的

通信數量是過去數十年通信總數的幾倍。可以想

見，他們當時的心情該是多麼地熱烈和激動。

如果說，在30-40年代，作為學生的華鈴較多

地從老師處獲得幫助的話，那末，到了70年代末期

則正好相反。因為那時李健吾已屆七十五歲高齡，

並且經過多年的動蕩和磨難，落下了一身毛病，特

別是由高血壓發展而來的冠心病，對他威脅很大。

華鈴獲悉這一情況後，關懷備至。他先後從香港寄

來各種藥品，給老師治病，還寫來長長的專函，以

自己刻苦鍛煉身體的例證，建議老師亦製訂鍛煉計

劃，嚴格付諸實踐，以期轉衰弱為強社。

另一方面，他還盡全力幫助李健吾的法國文

學研究和翻譯事業。十年浩劫之後，百廢待興。

李健吾也雄心勃勃，亟欲大展身手，以彌補昔日

無奈的損失，並在學術研究和翻譯工作上作出新

的貢獻，但卻苦於資料的匱乏。華鈴置身澳門，

卻對老師的苦悶感同身受，他跑遍澳門的舊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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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覓，又把幾個女兒發動起來，在香港、維也納

乃至法國等地四處訪購，終於如願以償。1980年

以後，李健吾已經體弱多病，而工作熱情卻殊為

高漲，除了整理出版自己的戲劇創作集以外，還

致力於翻譯《法國古典主義文學理論》、《現實

主義論文集》等書，這顯然與華鈴對他的關心和

幫助有很大關係。

當然，老師畢竟是老師。在領受學生幫

助的同時，李健吾仍盡力給予華鈴博大的關

懷。80年代初，華鈴把自己歷年的詩作作品整

理出來，並附上自己的註釋與分析，編成一厚

冊《華鈴五十年詩作與分析》寄呈李健吾。信

中，他表達了想在大陸出版一本詩集的願望，

說“我貪圖的是能一版萬數的銷路”。但實際

上，大陸的出版情況也不盡理想，尤其是詩歌

(而且是3 0 - 4 0年代的詩歌)因為銷路問題而難

於出版。李健吾深諳這一情況，他沒有空口許

願，而是竭盡微力，多方設法。他對華鈴寫信

說：“你不知道，中國出一本書的困難。我自

己還壓了好幾本書在手頭找不到出路。但是我

又確實想讀一下你的作品。十萬字不算太長，

說雖年紀大了，也還頂得住。但是要我介紹一

個出版社，把話許下來，就收不回了，而我又

確實無把握。把你的作品寄給我吧。先讓我讀

一遍，再說吧。出版不做保證。”

收到詩集審稿後，李健吾又寫信告訴華鈴： 

“我一定要看完，而且要仔細看，有好的，又沒有

發表過，先挑出幾首來，發表一下如何？因為在中

國先打出一條路來，此後就自然引人注意，出書就

比較容易了。”他怕華鈴氣餒，又鼓勵道：“你又

是華僑，又是詩人，這都是有利條件。但是你不要

急，我慢慢會給你打開一條路的。”

李健吾為華鈴的詩集聯繫了許多家出版社，

都因銷路問題而未成功。後來，這本題名為“火

花集”的詩集，被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上海

抗戰時期文學叢書”納入其中，李健吾聞訊非常

高興。1981年9月他在上海時，還想着向主持此

叢書的上海文學研究所有關人員打聽詩集的出版

情況。為了表示支持，他答應華鈴的請求，將他寫

於抗戰時期的〈華鈴詩人論〉作為《火花集》的代

序。直至他臨終前，還念念不忘此書的出版。

李健吾生前，曾熱切盼望與闊別多年的華鈴

會面暢敍，華鈴也同樣迫切想見到老師面聆教

益。他原定1982年9月携妻北上赴京，後來因故

推遲。不料李鍵吾不久卻突然撤手人寰，這使他

們重逢暢歡的美好願望成為永遠的遺憾。華鈴在

致師母的唁函中，對“著譯等身，文藝、理論、

語言，俱臻峰頂，誠‘導’‘博’兩全，‘德’ 

‘藝’雙修，名成，業立”的老師去世，極感哀

痛，認為是一個“於家、於國、於世界文壇”

的“可痛的損失”，也為自己沒有如期進京，

把“老人家他賞賜親炙的最後一個機緣辜負了，

斷送了”而追悔莫及。

數年之後，我因為編選華鈴的作品，曾與李

健吾妻子尤淑芬女士寫過幾次信。承她熱情作

覆，信中談及李健吾與華鈴親密無間的師生之

誼，讀來令人感動。她說：

健吾在浩刧難免之後，縱然受病痛折磨，

體力極度虛弱，而求知慾異常高漲，一心想奪

回他被蹉跎的歲月，千方百計求得新出版的中

外書籍，苦於體力不濟，想尋求靈丹妙藥，華

鈴君為他在這方面所費的心血，豈能一謝了

之，簡直等於剝削。為了(中國現代)文學館要

保存書信，他(華鈴)忙着打印出全套存信，為

了滿足文學館想留原件，最後把原件一並寄

下，充份體現他的豪爽與口口聲聲推崇為老師

的厚愛。無怪1982年，健吾滿懷喜悅盼望華鈴

君夫婦來京相會未果，而感到熱切難待。看來

與他預感到不久人世有關。

健吾生前不乏推心置腹的文學至交，彼

此書信不斷，[⋯⋯] 華鈴君就是這些至交中

的一位。

健吾一生豪放，不拘小節，最惱恨諂媚趨

奉、口是心非之輩。他器重真才實學，對品德

更視為第一位的。他對華鈴君的評價，正是對

他的治學與人品的高度愛護，他倆的關係名為

師生，實質無異兄弟。

這幾段話，對李健吾與華鈴的師生情誼，實在是

一個非常恰當的概括。

(1993年6月初寫於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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